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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达尔富尔问题
    [按]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达尔富尔”一直是个极为陌生的名字。甚至在中国派出维和部队进驻这个地区后，国内还有不少网友发问：“达尔富尔与中国有什么关系？”然而实际上，一边是国内许多人对达尔富尔问题一无所知，另一边却是达尔富尔问题在国际社会中的沸沸扬扬。一段时间来，一些西方媒体借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和缅甸“袈裟革命”混淆国际舆论视线，肆意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人权主张，以期达到破坏中国能源战略的实施，诋毁中国形象，给北京奥运会设障，遏制中国崛起的真实目的。对此，本期主题将就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进行系统介绍，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达尔富尔问题，亦能辅助读者更多了解事情的真相和中国的一贯外交政策。

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自北至南依次与利比亚、乍得、中非等国毗邻，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达尔富尔地区包括三个省，即北达尔富尔省、中达尔富尔省和南达尔富尔省。这里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达尔富尔是苏丹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牧业。过去，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与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随着冲突的愈演愈烈，该地区的许多地方已经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另外，由于历史上苏丹边界是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组成“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迄今，冲突已造成一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一些邻国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利益之争日益明显，加上欧美一些大国的参与，使达尔富尔问题逐渐国际化。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担忧，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紧张局势，包括联合国、非盟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做了大量工作。
    2004年4月，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由7000多人组成的非盟部队随后进驻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可是，由于非盟自身能力的限制、维和经费的缺乏，再加上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干扰，达尔富尔的稳定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局部小规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非盟于2006年1月宣布，非盟部队在3月底任期结束后将难以继续执行维和任务，建议把维和任务移交联合国。联合国随后表示，愿意承担这项任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2004年7月和9月先后通过第1556号决议和第1564号两项决议，以改善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同年11月，联合国召开苏丹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第1574号决议，敦促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加速政治谈判。2004年7月和200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下，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先后进行了多轮谈判。
    2006年3月10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4月底之前达成全面和平协议。5月5日，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了和平协议，从而为结束达尔富尔长达3年多的流血冲突迈出关键的一步。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而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2006年6月，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苏丹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在2007年1月份将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给联合国。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06号决议，决定在得到苏丹政府同意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而苏丹政府则重申，为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反对这一决议，这使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又陷入僵局。最近，达尔富尔战火再起，反政府武装一度攻入苏丹首都喀土穆，虽然最终被政府军逐出，但和平已被再次严重破坏。
达尔富尔问题的症结

    ——久远的历史情结
    达尔富尔问题是历史、部族、宗教、难民和贫穷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长期作用的结果，任何寻求简单、快速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方法，不仅不现实，反而可能使问题复杂化。达尔富尔问题难以解决有其历史原因。族群、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冲突一直是困扰达尔富尔地区的重要因素。达尔富尔是非洲的十字路口，许多矛盾和冲突在达尔富尔汇集。达尔富尔是非洲阿拉伯人与非洲黑人、阿拉伯文明和黑非洲文明、伊斯兰教和非洲传统宗教及基督教的交叉路口。在殖民统治时期，达尔富尔地区又是英国殖民地与法国殖民地的分界线之一。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非洲之角的争夺加剧了包括达尔富尔地区在内的东非地区的矛盾。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由于受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当地人民生活艰难，加之长期以来阿拉伯人与黑人之间不和，冲突不断，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在能源日趋紧张，全球油价一路飘升的今天，丰富的油气资源更加提高了达尔富尔作为焦点、热点、难点地区的地位，也招来更加血腥激烈的利益之争。
    2003年2月，黑人武装“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以苏丹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冲突爆发后，阿拉伯民兵组织更是频频袭击黑人村庄，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混乱局势和人道主义灾难。达尔富尔也因此在2004年4月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人道主义危机最严重地区。正是因为达尔富尔问题是多重矛盾的后果，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很难做到简单、快速，而必须通过耐心、甚至是旷日持久的谈判才能平衡各方利益。应当说，实现达尔富尔的和平、稳定与经济重建是国际社会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取向，该问题拖而不决并不符合各方利益。美国总统特使纳齐奥斯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也表示说，“解决这个问题(达尔富尔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最终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因为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促使生活在那里的战乱双方的人达成某种共识。”
    ——现实的利益之争
    事实上，要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维和与政治进程密不可分。但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大讲维和，另一方面却在人权的名义下支持反对派与政府武装对抗，这显然无助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其现实原因就是苏丹政府与西方国家、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缺乏信任。
    第一，苏丹政府戒备西方国家。苏丹政府对西方国家的怀疑主要有两个，一是怀疑西方国家炒作达尔富尔问题的目的在于推翻苏丹现政权，西方国家有可能借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地区，从事破坏和颠覆苏丹政府的活动。二是怀疑西方想分裂苏丹，把达尔富尔从苏丹分裂出去。2005年1月，苏丹政府与南部反政府武装签署了和平协议，根据该协议，南部地区在6年过渡期后，将以公民投票的形式，决定苏丹南部地区继续留在苏丹或独立。苏丹政府担心，如果它再允许达尔富尔作同样的选择，苏丹政府将面临巨大压力，并很可能失去大多数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第二，俄美两国的争霸扰乱了苏丹和平。作为一个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力量，苏丹政府长期以来得到了前苏联和现在俄罗斯的多方援助，这也是苏丹政府敢于对西方说“不”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上看，达尔富尔问题日趋激化的背后罪魁是俄美争霸。
    第三，西方国家不满甚至憎恨苏丹政府。在苏丹政府怀疑西方国家的同时，西方国家也一直对苏丹政府不满，认为苏丹政府并不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苏丹政府纵容阿拉伯民主组织(金甲威德)，这是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苏丹政府迟迟不答应更多联合国维和士兵进驻达尔富尔地区，表明苏丹政府有意抗拒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些西方国家甚至指责苏丹政府直接参与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更有甚者，美国认为苏丹与国际恐怖组织有染，并在1998年8月空袭了苏丹的一些目标。
    第四，苏丹丰富的石油资源也使其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在当今全球能源紧张，国际油价持续飘升的情况下，一些大国极力争夺石油资源，在最大限度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打击、损害别国的利益，迷恋殖民主义美梦，谋求霸权地位。这也是达尔富尔问题迟迟难以解决的最重要根源之一。

    最后，在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苏丹政府担心反政府武装越来越强，以后难以控制。而反政府武装也唯恐苏丹政府难以公正对待他们，加上他们暗中有西方国家及西方非政府组织等或暗或明的支持，因此他们在与政府谈判时往往采取强硬的态度。在签署和平协议的问题上，目前双方意见仍相去甚远，导致达尔富尔问题的和平解决十分艰难。
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能源战略

    历史上，苏丹一直以农牧业为主，几乎没什么工业。早先进入苏丹搞石油的是美英公司，最大的是美国雪佛龙公司，该公司找到了一些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石油储藏，但由于苏丹长期处在内战动荡中，美英公司遭遇了一些人员伤亡事件。考虑到安全风险，加上当时的国际石油价格处在很低的水平上，雪佛龙1995年撤出了苏丹。也就是说，不是中国与欧美国家争抢苏丹石油，而是欧美国家因风险和理论问题主动放弃了苏丹的石油。
    ——中苏石油合作历程
    西方国家退出苏丹之后，中石油参加了苏丹1/2/4区块的国际招标，当时竞标的还有一些西方石油公司，最终中石油在1996年成功中标。此后，以中石油为最大股东，加上苏丹、加拿大、马来西亚的股份，组建了大尼罗公司。在美国对苏丹实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加拿大方面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印度。在对1/2/4区块的石油勘探中，中国石油公司依靠自己的科研实力，把西方石油公司原先探明的石油地质储量和可采储量扩大了4倍多，9口预探井出油。虽然热带原始森林和热带草原的作业环境异常艰苦，气温常超过50摄氏度，中国石油公司还是严格遵守合同，1999年输油管线贯通，油田成功产油，当年8月30日，装载苏丹第一次出口的60万桶石油的油轮驶出苏丹港，苏丹举国欢庆。之后，中国石油公司又中标了苏丹其他一些区块项目，在石油勘探、开采、管道输送、炼油、石油副产品加工、成品油储存销售领域都进行了投资建设，不到10年间帮苏丹建起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为150万当地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不仅如此，中国石油公司还在苏丹，特别是在石油作业区周围，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发展进行了大量的无偿投入，筑路架桥、打水井、修机场、建医院、办学校、捐图书、赠医疗设备、培训各类人员。可以说，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战略改变了苏丹的贫穷落后面貌，也为苏丹和国际社会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奠定了坚固的物质基础。
    苏丹政府公布的今年1月分配给南方的石油收益数字是2.3亿美元，照此计算，南方一年可获得将近30亿美元的石油收益分配。自1956年苏丹独立后，断断续续的南北内战加起来打了30多年。让南北诸方都可接受的巨大石油利益分配，是苏丹南北达成全面和平协议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很多苏丹分析家都表示过：中苏石油合作不仅给苏丹带来了石油，也给苏丹带来了和平，这是石油带给苏丹人民的一个福音。尽管在石油利益分配上，南北方还不时发生一些矛盾，但绝大多数人认识到，贫穷和发展问题是苏丹过去冲突不断的根源，巨大的石油利益给苏丹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良机，谁也不愿再回到战争状态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超常规的快速增长，包括原油在内的能源资源束缚表现得愈发突出。为解决能源问题，中国扩大并加速了国际能源合作战略，而苏丹也是中国扩大、加速国际能源合作战略的合作对象之一，涉及苏丹一、二、三、四、六、七等区块项目及喀土穆炼油厂项目和聚丙稀厂项目。现在，与苏丹石油合作项目已经是中石油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合作项目。除中石油外，中油国际(红海)有限公司与苏丹政府正式就十五区块项目签订了勘探开发产品分成合同。截止到2007年末，中国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投资已经达到150亿美元，7%的石油进口来自苏丹。同时，主要得益于11年来以石油工业为主推动的苏丹经济迅速发展。1999年以来，苏丹一直是非洲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在8%左右。苏丹人均GDP在没有石油产出前的1997年只有38美元，而2006年已达到人均803美元，提高了20多倍。在此，石油产业的贡献率达到70%左右。
    中国在苏丹10年来的投资，令苏丹在石油贸易上由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苏丹政府表示，石油令苏丹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现时更成为非洲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中国跟苏丹的成功合作，亦引起非洲其它国家兴趣，纷纷要求苏丹介绍中资到他们的国家投资，促成中国在苏丹后，接着又到尼日利亚、尼日尔、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国投资合作。
    ——西方对中苏合作的攻击及其本质
    对中国保存戒心的欧美国家对中国在非洲取得的成功难以接受，一直在寻找机会遏制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西方国家便把达尔富尔问题视为一个机会，把一个苏丹国内问题肆意放大，以达到挤压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利益空间，从中国手中抢回非洲石油资源的战略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能做到冠冕堂皇，西方国家便将一场地区冲突提升至国际层次，借一些人权组织的影响力声称达尔富尔冲突迄今已造成20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苏丹回教政府纵容亲政府的阿拉伯民兵杀戮信奉基督教的南部黑人，有证据表明中国和俄罗斯向苏丹亲政府民兵提供武器等等。很明显，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西方国家故意渲染达尔富尔问题的真正用意在于诋毁中国，把与苏丹友好的中国置于众矢之的尴尬境地，从而达到破坏中国能源战略的目的。
    目前外国在苏丹投资石油产业的并非只有中国，像马来西亚、印度都有相当大的投资，按照产品分成合同，这两国加起来每年从苏丹获得的石油和中国差不多。此外，法国的道达尔石油公司也拿到了苏丹南部的一些石油项目。但西方舆论谈到从苏丹获得石油利益的国家时却只一味咬着中国，根本不提其他国家，而且对中国石油公司是按照国际规则中标苏丹石油项目的事实，对中苏石油合作促进苏丹经济快速发展、造福苏丹人民、逐步消除苏丹战乱根源的作用视而不见，很显然，是有刻意的针对性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不否认在苏丹有利益，但这是用对苏丹人民的贡献和善意换来的利益。
    事实上，中国政府与苏丹开展石油工业合作的初衷只是想解决中国国内的能源问题，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苏丹，这都是出于双方自愿的双赢式合作，既没有政治目的，更不针对第三国，与美国公然出兵伊拉克，抢占石油战略要地有本质上的区别。至于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中的态度和行动的倾向性，应该属于苏丹的内政，中国不便于横加干涉。作为在苏丹已累计投资150亿美元的投资方，中国要求自己在苏丹的资产和人员在战乱中得到有效保护是正常的，而能承担起这一保护义务责任的只能是苏丹政府，这不是中国与苏丹友好不友好的问题，而是一个外交常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起码准则。相反，如果中国也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撇开苏丹政府，擅自与达尔富尔冲突的某一方进行非法合作，那不仅是侵犯了苏丹的主权，加剧苏丹的动乱，而且也会给中国在苏丹的人员、财产和项目带来真正的风险。当然，出于人道主义的理念，中国对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战乱与杀戮十分担忧。因为在这场生灵涂炭的冲突中，受害最大的是无辜的苏丹人民。正是对苏丹政府和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国政府才可能适当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但前提还是尊重苏丹主权。
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一贯态度

    在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中国政府为尽快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中方重视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和安全状况，也理解达尔富尔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政府一直不懈努力，希望促使各方通过对话协商，政治解决这一难题，实现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着积极作用，做苏丹的工作。事实上，由于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丹方面才原则接受了安南三阶段维和方案并表示愿在此问题上进一步显示灵活。在这一过程中，中方不仅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缩小各方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中国政府还向当地和非盟特派团提供了约8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和捐款，以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危机。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时，不仅与苏丹总统巴希尔探讨了达尔富尔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苏丹问题四原则，即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非盟、联合国等应该在达尔富尔维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地区局势稳定，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条件等。同年4月，中国为进一步探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可能性，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访问了苏丹，并提出了从三方面入手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建议。

    对中国政府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所作的努力，全世界舆论有目共睹。2007年4月11日，美国总统苏丹事务特使纳齐奥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中国正在逐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制止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冲突。他指出中国对美国“以和平方式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努力大多一直给予支持，并一直在公开敦促喀土穆”允许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维和人员进驻达尔富尔。他明确表示，对布什总统而言，美中之间的这种合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合作)越来越重要。但某些西方媒体却不管这些事实，肆意诋毁中国，有些西方政客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不仅大肆攻击中国，甚至扬言将号召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们这种做法，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一些西方媒体和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时反对使用制裁手段；第二，与苏丹现政府合作，对其施加的压力不够。事实上，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主张通过谈判、对话等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及地区冲突是中国一贯的外交主张。不仅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如此，就是在更加棘手的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也是如此。因为，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制裁只会加剧贫困，而贫困则加深矛盾。深受制裁之苦的不是当事国的政权，而是其国内人民。另外，孤立苏丹现政权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对立。又由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贫困和落后，只有通过经济发展和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鉴于此，中国主张要立足对话和谈判、发展与合作来解决冲突。

    为实地了解情况，中国政府已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5个特使团。今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两次访问苏丹，并在今年4月作为政府特使第二次访问苏丹期间前往达尔富尔地区实地考察当地形势，并提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应从三方面入手，即：有关各方应推动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全面和平；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减轻和化解人道主义危机；为该地区发展提供帮助，使达尔富尔地区人民摆脱贫困，消除冲突根源。今年5月10日，中国政府又任命了前驻南非大使、资深外交官刘贵今大使为首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其近期工作将重点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此为中国政府继设立中东问题特使和朝鲜半岛事务特使之后，第三次任命特使。这清晰表明中国政府对非洲事务，特别是近期对达尔富尔问题的高度重视。刘贵今大使上任后，即赴苏丹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访苏期间，他不仅赴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分别会见了苏丹副总统塔哈、总统顾问哈里发和外交事务国务部长萨马尼，希望苏方在落实联合国“安南方案”问题上显示更多灵活，加快推动达尔富尔地区政治进程，进一步改善达尔富尔地区人道和安全状况，使该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不久前，苏丹政府宣布全面接受“安南计划”的第二阶段方案，使得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苏丹政府立场的转变，中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是至关重要和有效的。为切实推动“安南计划”第二阶段方案的实行，中国政府应联合国有关方面的请求，并已将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275人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工兵分队。

达尔富尔的未来
    目前，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随着“安南计划”第二阶段方案的实行，驻扎在达尔富尔地区的非盟以及联合国部队的装备以及规模都将有很大的提升，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当地的安全局势和确保人道主义救助的顺利实施。由此可见，只要有关各方协调一致，用真诚和实际步骤消除当事方的疑虑和猜疑，本着解决问题而非扩大问题，缓和矛盾而非激化矛盾的态度，未来“安南计划”第三阶段方案的实行也是可以预期的。当然，由于达尔富尔地区的部族和宗教矛盾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为争夺利益而展开的小规模武装冲突很难杜绝，当地矛盾在短期内也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由于达尔富尔冲突双方散居于周边国家，加上石油利益的诱惑，导致一些周边国际参与冲突，使达尔富尔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最近苏丹宣布与乍得断交，原因就是最近一伙武装分子攻入苏丹首都喀土穆，而据说这伙武装分子的后台就是乍得政府。面对复杂的矛盾，苏丹首先就对谈判失去了信心。同时，联合国特使也感到彻底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希望渺茫，所以极力降低人们对和平的预期。
    从深层次看，达尔富尔问题实际上是贫困、宗教、文明、种族冲突的交叉混合体，解决起来十分棘手。而本来就十分棘手的问题再加上西方的横加干涉，解决起来就更加复杂困难。在这里，少数西方国家在人权的幌子下肆意放大达尔富尔问题，混淆视听，误导国际舆论。但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发达，军事强大，文化上极具诱惑性，又控制了网络媒体，所以其话语权不可小视。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在三个方面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威胁很大，所以他们一旦行使否决权，对象包括达尔富尔这样的区域问题的解决影响很大。一是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控制着联合国，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动辄以联合国安理会名义对那些不听话的国家采取行动，利用联合国的名义做到所谓的“名正言顺，出师有名”；二是西方国家还控制着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卡住那些所谓“独裁”国家发展经济甚至赈济灾难的资金来源；三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离不开发达国家的产品和原料市场，其本身又不掌握核心技术或高端技术，缺乏创新机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疲于奔命，这也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下就范。

    尽管如此，公民社会代表，地方部族首领和难民营发言人还是对和平谈判报以希望。苏丹政府也感谢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国际社会为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所作的努力，并表示可以在谈判进程中采取灵活立场，这显示出苏丹政府希望通过和谈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诚意。但达尔富尔地区的一些反政府组织已经宣布将抵制和谈，使这次的和谈蒙上一层阴影。应当承认，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均有其不让步的理由，在彼此各方都缺乏冷静和信任的情况下，奢谈和平为时过早。
资料链接
世界区域问题一览表

	问题所在区域
	问题的焦点
	涉及方

	中国台湾
	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中国大陆、台湾、美国

	中国西藏
	民族、宗教、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中国政府、达赖喇嘛和印度

	中国新疆
	民族、宗教、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中国

	钓鱼岛
	领土纠纷与主权归属
	中国、日本

	朝鲜(韩国)
	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朝鲜、韩国

	南沙群岛
	领土纠纷与主权归属
	中国、菲律宾、越南

	朝鲜
	朝鲜核问题
	朝、韩、中、美、俄、日

	北方四岛
	领土纠纷与主权归属
	日本、俄罗斯(前苏联)

	独岛(竹岛)
	领土纠纷与主权归属
	日本、韩国

	麦克马洪线
	领土纠纷与主权归属
	中国、印度

	新喀里多尼亚(南太平洋)
	殖民地地位(主权归属)
	法国和新喀里多尼亚公民

	伊朗
	伊朗核问题
	伊、俄、美、欧盟、联合国

	斯里兰卡
	民族(曾迦罗人和泰米尔人)、宗教(佛教和印度教)纠纷
	斯里兰卡、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联合国和挪威

	克什米尔
	民族(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与领土纠纷
	印度、巴基斯坦、联合国

	那格尔诺-卡拉巴赫
(位于亚美尼亚)
	民族(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人)、宗教(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与领土纠纷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联合国

	阿富汗
	政治(议会势力与极端势力)、宗教派别纠纷
	阿富汗政府、塔利班武装、基地恐怖分子、联合国和北约

	车臣(俄罗斯境内)
	民族(俄罗斯人与鞑靼人)、宗教(东正教与伊斯兰教)纠纷
	俄罗斯、车臣反政府武装、基地恐怖分子

	伊、土边境地区
	民族(伊拉克人、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纠纷
	伊拉克、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联合国

	巴勒斯坦
	民族(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宗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与领土纠纷
	巴勒斯坦(巴解组织、哈马斯、杰哈德等)、以、约、叙、黎、埃、美、俄、联合国等

	黎巴嫩
	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党派(长枪党和真主党)纠纷
	长枪党、真主党、以色列和叙利亚

	厄立特里亚(位于非洲的红海之滨)
	领土纠纷与主权归属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及联合国等

	卢旺达
	民族纠纷
	卢旺达政府、联合国、美国、欧盟、图西族和胡图族

	巴斯克(西班牙境内)
	民族(占人口多数的西班牙人和巴斯克人)纠纷
	西班牙政府、欧盟和巴斯克人

	科西嘉(法国科西嘉岛)
	民族(占人口多数的法兰西人与少数民族科西嘉人)纠纷
	法国政府和科西嘉人

	乌克兰
	输油管线引起的经济纠纷
	乌克兰和俄罗斯

	科索沃(位于塞、阿边界)
	民族(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纠纷
	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解放军、欧盟、北约、美国、俄罗斯、联合国

	塞浦路斯
	民族(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纠纷
	希腊、土耳其、欧盟及联合国

	克里米亚(位于黑海北岸)
	领土、港口与舰队所有权
	乌克兰和俄罗斯

	北爱尔兰
	民族(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宗教(天主教和新教)纠纷
	英国、北爱尔兰新芬党、美国、欧盟

	阿布哈兹(位于格鲁吉亚北部)
	民族(格鲁吉亚人和鞑靼人)、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纠纷
	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反政府武装、俄、美、欧盟、北约

	直布罗陀(大西洋与地中海的连接处)
	殖民地地位(主权归属)
	西班牙和英国

	格陵兰(位于北极地区)
	殖民地地位(主权归属)
	丹麦

	魁北克
	民族(英裔和法裔)、语言(英语和法语)、宗教(新教与天主教)、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加拿大、魁北克法国移民后裔

	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
	领土纠纷与主权归属
	英国与阿根廷

	哥、厄边境
	利益纠纷与第三国(委内瑞拉)插手
	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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